
 

釘子戶戲院釘子戶戲院釘子戶戲院釘子戶戲院    

 

 

故事大綱 

 

明叔家是一所小戲院，像療癒心靈的告解室一般，包括明叔從小幫忙帶大，並且

自覺被母親遺棄的專案教師志賢，許多人曾經在深夜戲院裡因為電影而再次得到

人生啟發。志賢終究還是得與失智的母親和解，而明叔的釘子戶戲院，仍無法抗

衡都更禿鷹的怪手而移為廢墟，最終在廢墟上，所有曾經被戲院撫慰的人們，只

能在廢墟上玩跳房子，在房格間緬懷每個人心中消失的電影。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仲夏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台北 

 

登場人物登場人物登場人物登場人物：：：：    

明叔─74 歲，男，資深的戲院放映師傅，是一位對抗禿鷹集團的釘子戶，童年時

因小兒麻痺腿瘸，他也是志賢年少時重要的貴人。 

志賢─38 歲，男，大學助理教授，為歌廳小歌女潘華的兒子，懷有被母親遺棄的

童年創傷。 

潘華─65 歳，女，志賢的母親，年輕時個性天真浪漫，懷有歌星夢，是一名經常

被酒客調戲的小歌女。 

劉建業─40 歲，男，曾留學德國的建築設計師，是明叔家旁都更建案的設計師。 

陳忠雄─71 歲，男，建築公司董事長，是都更禿鷹財團，年輕時與火叔分屬不同

幫派。 

阿賢─15 歲，男，志賢的國中時期。 

火叔─70 歲，男，年輕時為歌廳圍事，個性剛烈率直，自小無父無母，與明叔為

莫逆之交。 

何老師─55 歲，男，志賢的朋友，在一所即將停辦的私校任教。 

校長─65 歲，男，志賢所屬學校高層，講話官腔官調的學界官僚。 

工地主任─45 歲，男，陳忠雄所屬建設公司工頭。 

 

 

 

 



2 
 

舞台指示舞台指示舞台指示舞台指示：：：：    

上舞台右側孤立一座兩層樓的老屋景片，外觀類似大稻埕老街仿巴洛克設計，在

老屋旁則堆滿殘瓦破磚，呈現工地當中矗立釘子戶的景象。上舞台中間懸掛一塊

投影布幕，表演範圍從舞台延伸到觀眾席第一排。 

    

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    

(布幕投影志賢在列車上看著車窗外飛逝的影片，從電車行進的轟隆聲逐漸疊入

怪手拆除房舍的工地噪音。電車到站廣播響起同時，志賢的手機也鈴聲響起，志

賢進場) 

 

志賢：喂，是陳同學嗎?不好意思，出門有點晚，我已經到了，我會直接去招生博

覽會，請你幫忙先布置攤位，謝謝你。 

 

(投影片段結束，燈亮，在下舞台的志賢穿著某大學的招生背心，在招生博覽會

上，向路過眼前的高中生發送招生傳單。滿手都是其他學校招生傳單的高中生頻

頻揮手婉拒，有些同學看了一眼志賢發給他們的傳單，又還給志賢) 

 

志賢：同學，參考一下，我們學校很多科系可以學空拍、學電競、當網紅喔。 

    

(志賢用樣板話術機械式持續發傳單，慣性地看到有人伸手就遞兩張給他，志賢

抬頭一看，是在他校服務的舊識何老師) 

 

何老師：哈，李老師你也來當招生業務員啊。 

志賢：咦，何老師，你也有來，完工了喔? 

何老師：還有一堆，根本發不完，等等在沿路塞信箱吧。其實這所在山裡面的高

中滿漂亮的，但就是偏僻，學生越來越少，都不知道來這裡招生會招到幾個，還

是得來。 

志賢：少子化早反映在國高中很久了，我們學校不知道在想什麼，還要我們大老

遠到偏鄉搶學生。 

何老師：我們也是啊，搶一個學生是一個…你這一趟是搭高鐵上來嗎? 

志賢：學校只願意讓我們核銷台鐵與客運交通費，高鐵不能報帳。 

何老師：都一樣，如果我們真的是業界 Sales，業績好還有佣金可以抽，哪像我們

這些招生業務員，那是我們的基本考績。我跟你講，我們學校更誇張，連警衛都

要有一個招生 Quota，不然下學期不續聘。 

志賢：嗯。 

何老師：我打算做到這學期就不做了。 

志賢：恭喜你，要去哪一所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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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老師：哪有機會，我不想再當老師了，教師這一行已經是夕陽產業，我們在教

育現場，老師、學生、學校高層大家都在裝模作樣，我不想再騙自己，繼續陪這

些一天到晚想賣學校的高層耍白癡…。    

 

(何老師的手機響起) 

    

何老師：喂…嗯…好，我其實早感覺到…我收一收先趕回去，你等我。 

志賢：…怎麼…?    

何老師：這些無恥高層剛剛密會財團，學校最近會宣布停辦，我先回學校處理一

下，下次再聊。 

    

(志賢目送何老師離開，也跟著走下舞台，向觀眾持續發招生傳單一輪後，再回

到舞台。招生博覽會結束，志賢與幫忙招生活動的學生收拾發不完的招生宣傳物

準備離開) 

 

學生：老師，你真的不需要幫忙嗎? 

志賢：沒關係，今天已經很麻煩你，你不是要順便回台南家? 

學生：好吧，那老師你給我一袋DM好了，我幫你投信箱。 

志賢：也好，謝謝你啊…同學，我聽說你要轉學是嗎? 

學生：…對，我爸爸還是希望我在南部念大學。 

志賢：也是，離鄉背井到外地唸書也是辛苦，能有更好的機會還是很祝福你啊，

未來如果有什麼在學業上需要幫忙，還是可以跟我們保持聯絡喔。 

學生：好啊，謝謝老師。 

志賢：那我就先走囉，祝福一切順利。    

    

(志賢拿出手帕用力擦去滿臉汗水，深呼吸嘆了一口氣，緩緩離開舞台) 

(燈打在兩層樓的老屋景片，志賢從後舞台入，跨過殘瓦，環顧這片即將都更的

廢墟。明叔從老屋景片門口走進舞台，將電影海報貼在售票口上。他們終於四眼

相對，志賢禮貌性對明叔點個頭，轉身準備離去) 

 

明叔：阿賢，我真的老到讓你不認得我是誰嗎？ 

志賢：你是?…叔…明叔…?!。 

    

(志賢終於認出失聯多年的明叔，主動過去擁抱他) 

 

明叔：你再不回來看我，可能就真的找不到我了。 

志賢：別亂說啦，我小時候的家什麼時候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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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叔：拆兩年了，就只有我的戲院還在。當時戲院老闆很不願意便宜賣給建商，

特別是租給我們的這幾戶房子，老闆說這是他的起家厝，後來，我去借錢接手戲

院，沒想到，建商還是收走這附近所有老房厝。 

 

(志賢踩在水泥塊上小心走著，不時在地上翻找，志賢彎腰隨手拿起一塊瓷磚，

上面刻有塗鴉) 

 

志賢：咦，這是我小時候亂刻的…。 

明叔：高三的時候你媽媽跟隔壁歌廳老闆去星馬，你也轉學去桃園舅舅家，戲院

老闆就沒有再租給任何人了，後來我有住你們空房一陣子，家具也都保留著…30

幾年了。 

    

(像在享受尋寶的樂趣，志賢又翻找到另一根像是桌腳的木塊，看了一眼，瞬間

臉色一沉。明叔從志賢手中搶去木塊) 

 

明叔：上面有什麼…「媽妳為什麼不去死」…這是你刻的喔? 

志賢：…沒…沒有…明叔，你腳還好吧? 

明叔：小時候就小兒麻痺你又不是不知道，年紀大了就開始退化沒力氣，我已經

70 歲多了。 

志賢：有人照顧你嗎?徒弟阿信還跟你住一起嗎? 

明叔：別提了，那個忘恩負義的爛人，跟我學放電影才 3 年，就偷走我的錢跑了，

賭鬼一個。 

    

(明叔沒站穩，險些跌跤，志賢及時扶住) 

 

明叔：你跟我進去，我有東西要給你。 

    

(志賢逗留在戲院外，看著老屋景片入神) 

 

志賢：這些窗花做的很細耶，為什麼會有那種仿巴洛克風格外牆? 

明叔：你認識阿萬伯吧?他有一個兒子小傑去德國學建築回來，剛回來那一年一

次吃飯，小傑說很喜歡這種透天厝兩層樓的小巧格局，我想說就隨他玩，他還很

認真到處透過關係找到全台灣拆掉不要的建材，鐵窗花都是他找來的，浮雕的部

分，他說是模仿台南麻豆在日本時代蓋的那棟電姬館戲院的樣子，組合起來沒想

到這麼好看。 

志賢：真的很厲害…但這裡附近怎麼像工地一樣? 

明叔：我真的命很硬，就遇到有人想拆我房子…先進來，看看我家一樓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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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賢從老屋景片進入後離開舞台，上舞台燈漸暗，一會兒志賢從右撥開布幕進

舞台) 

 

明叔：找一個位子坐吧，我去放電影。 

志賢：明叔，你真的是愛電影成痴的人…誰家裡會有這種 VIP包廂。 

明叔：我一輩子放電影給人看，怎麼可以不愛電影。這些座椅其實不用錢，那戲

院歇業後我跟老闆要的，其實也算我的，因為我後來也有投資，當然放映機也是，

蓋這間沒有花太多錢啦。    

    

((((放映機開機，光束直射在布幕前的志賢，他趕緊走下舞台在觀眾席第一排找個

位子坐下。正播映 1988年義大利電影《新天堂樂園》最後一本，雖然霉班很多，

但志賢看得滿臉笑意) 

 

志賢：天啊，你在放底片嗎?你竟然有這部片的電影拷貝，是哪裡來的? 

明叔：我們以前可是很有名的大戲院，老闆認識很多電影大盤商，會跟電影公司

直接買斷膠捲拷貝，現在二樓堆滿一間房間，台語片、國語片、西洋片都有，我

現在還是偶而會接一些廟會露天放映，做興趣啦。    

    

(明叔也走下舞台到觀眾席，緩緩走到志賢身後的座位，不打擾志賢。奔波一整

天的志賢逐漸興起睡意，疲累地睡著，燈暗) 

(燈驟亮，年輕的母親濃妝並身著性感薄紗在舞台上演唱，坐在志賢身邊的台下

男性觀眾一直起鬨母親脫光衣服，15 歲的阿賢從觀眾席衝上舞台想保護媽媽) 

 

阿賢：不要欺負我媽媽，不要再吵了! 

觀眾一：死小孩，滾開，少囉嗦!! 

觀眾二：你再不下來，小心我殺你!! 

    

(此時坐在觀眾席第一排鼓譟的觀眾們拿起身邊的垃圾往舞台上丟，一兩位觀眾

甚至也衝上台，與志賢母拉扯) 

 

阿賢：不要鬧…明叔!!救我們…!! 

    

(此時明叔在觀眾席站起身伸出長槍，射出子彈，燈驟暗，並聽到一聲慘叫聲，

在黑暗中屏息幾秒後，現場發出如雷掌聲) 

(燈漸亮，志賢驚醒，揉著眼睛走上舞台) 

 

明叔：我看你今天別急著回台北，在我家住一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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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賢：…我竟然看電影看到睡著…因為今天早上要趕搭第一班台鐵，昨晚真的沒

睡好…你這戲院有在經營嗎? 

明叔：我這算是試片室，以前常跟老闆去台北西門町的試片室挑片，很喜歡這種

感覺，在試片室看電影的人都是真的愛電影懂電影的人，而不是一般死老百姓。 

志賢：你這麼愛電影，怎麼當時不去拍電影，我記得我小時候有跟你去片場玩，

你去當臨時演員不是嗎? 

明叔：哈，我知道自己有多少斤兩啦，知道電影圈裡的事情越多，才更覺得自己

的條件做不來，但我會剪接喔，這一台就是剪接機器，當時很多太血腥的、太色

情的，我都要負責剪掉，不然會被找麻煩。 

志賢：啥，真的跟新天堂樂園裡演的一樣，你怎麼沒像電影裡一樣給我看養眼的? 

明叔：看你的頭啦!你高中就去台南了，還跟我失去聯絡，我才想問你，你竟然都

沒有想回來台北看看我，死沒良心，枉費小時候我這麼照顧你。你媽媽整天想當

歌星，到處應酬都不管你，如果沒有我照顧你，你早餓死了。 

志賢：…別生氣啦，我當時年輕不會想…哈。 

明叔：來，幫我把這一盒放在置物架最上層。小賢，我知道你小時候很辛苦，爸

爸失蹤，媽媽工作日夜顛倒，我如果是你，可能早就離家出走。 

志賢：…是吧，其實我從小就認定自己是孤兒了。 

明叔：我知道啊，你每次看電視卡通苦兒流浪記，都會哭，傻傻地說自己也想當

孤兒。 

志賢：對啊，那時候感覺當孤兒流浪找媽媽很浪漫，但其實是很嚮往孤兒可以到

處旅行看看世界吧，哈。 

明叔：所以，你…真的都沒想過去打聽媽媽的下落嗎?我知道你媽媽很無情，跟

歌廳老闆去星馬發展，也一樣就失去連絡很久，你們母子真是一個樣…但你媽媽

還活著，她還沒有死，你不想知道她現在在哪裡嗎? 

    

(眼神頓時空洞的志賢又感覺鼻子搔癢，打了個大噴嚏) 

 

明叔：你過敏體質這麼久還是沒改善，下次介紹一個中醫師給你調理一下…你肚

子會餓嗎?  

志賢：嗯，又餓了，走吧，我請你吃飯。 

    

((((他們從試片室準備離開，志賢卻聞到一股怪味掩鼻) 

    

志賢：…怎麼有…一股味道? 

明叔：幹!又來了…。 

志賢：…汽油…他們想幹嘛? 

明叔：想也知道要幹嘛，第一次來潑漆，第二次來潑糞，這次來潑汽油，就是要

我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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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賢：明叔你這樣很危險，你才一個人，我認識朋友在當警官，我幫你告發。 

明叔：叫警察沒有用，我早就備案了，他們不敢直接放火燒，就是因為我認識阿

火，黑道搞的事情就要用黑社會的方式才能處理。 

志賢：火叔嗎…是以前會常來找你喝酒那位嗎? 

明叔：對啦，你小時候還很討厭他捏你臉。 

志賢：連房子周圍牆壁都有汽油，明叔，我們叫外賣好了，我幫你把汽油沖洗掉，

不然隔壁工地工人如果不小心亂丟菸蒂，會燒起來，危險。 

明叔：還好有你來，我行動不方便就麻煩你了，旁邊有水龍頭水管…等一下，我

先錄影一下傳給阿火看看。 

志賢：沒想到這次出差可以遇到你，我們還是有緣啊。 

明叔：是啊，不要再跟我失去聯絡了。來，剛剛說要給你東西，這一袋是你媽媽

這幾年來寫給我的信，她還活著，在一家療養院，她生病了，應該失智，算很幸

運了，那個歌廳老闆還算有良心，讓她至少可以在療養院有個棲身之處。她很想

你，信中一直提到很對不起你，也不指望你原諒她。看你吧，你也是大人了，自

己決定要怎麼辦，這些就交給你。    

    

(志賢收下這一袋信封，勉強點點頭) 

 

志賢：火叔對你很好，但還是擔心你這樣會惹來麻煩，有什麼需要幫忙要講啊，

明叔。 

明叔：知道啦，等我也失智，一定會讓你知道，你要養我。 

志賢：不會啦，亂講…那我先走了，幫我跟火叔問候一聲。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場場場場    

 (黑暗間聽到工地轟隆巨響，有工人淒厲哀號聲四起，燈驟亮，明叔、火叔、工

地主任、建築師劉建業等人在舞台上) 

 

明叔：你們打算怎麼處理? 

    

(工地主任與建築師劉建業等人正要離開時，志賢則帶著兩袋笨重的招生資料走

進舞台) 

 

火叔：現在是什麼情形?想丟了炸彈就跑是嗎? 

工地主任：誤會誤會，我們是先來看看損害情況，現在我們一起下去看建築外觀，

你放心，我們會負責啦，大哥。 

火叔：你們有人受傷嗎? 

工地主任：還好，只有四個外勞受傷，我們一起下樓吧，請。 

志賢：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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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叔：他們施工把我家後面捅了一個大洞，他媽的! 

志賢：我是屋主江志明的朋友李老師。 

劉建業：你好你好，你應該就是江先生有跟我說過的一位教授朋友，是這樣，雖

然很遺憾最後建商沒有辦法說服江先生一起都更，但我們當初設計這建案，還是

有把江先生這棟房子考慮進去做整體規劃，我們建築事務所是很有誠意跟江先生

談都更合建的可能性方案。 

明叔：整體規劃?所以，今天這情形是你們故意的?! 

劉建業：不是，別誤會…我們董事長等等也會過來關心，等我們一下。 

    

(燈光驟暗，轎車囂張的喇叭聲響起，燈光驟亮，舞台上有一具會議長桌與只把

椅子，明叔、火叔、志賢已經坐定在桌旁等待，董事長陳忠雄與司機隨扈進場) 

 

陳忠雄：嗨!阿火、阿明，好久不見啦! 

    

(明叔與火叔兩手插在胸前，伸出手的陳忠雄感覺掃興，向劉建築師做表情示意

處理一下) 

 

劉建業：要先對江先生表示很抱歉，這次真的是意外，因為外勞沒有按照 SOP 操

作機具，造成江先生的所有損害，我們一定負責到底，今天董事長要我主持，就

是想跟江先生商量，因為二樓壁面損害嚴重，要不要就交給我們設計，按照我們

之前提過的方案…。 

明叔：你們是騙我沒有做過工啊，出事情都推給外勞，起重機這種專業哪有可能

交給外勞做，人家也是來討生活的，人命比房子重要，你們最好認真處理，不要

讓我知道任何一個外勞吃虧！ 

陳忠雄：阿明啊，人家劉建築師是讀書人，已經有誠意要幫你忙，又不是不賠，

之前你要堅持當釘子戶，我們後來也都尊重，現在這種意外也沒辦法啊，這是天

意啦，你終究要跟我們一起都更，我不會虧待你啦。 

明叔：我不是釘子戶，我是合法台北市民，我做一輩子的工，合法用金錢買到所

有權狀，我這是合法建物，我也有合法繳稅，政府有跟我徵收嗎?你們建商有跟

我買嗎?所有權狀都是我的，你們憑什麼? 

火叔：忠仔，阿明過去兩年莫名其妙收到多少張傳票，一堆妨害名譽最多，常常

莫名其妙被斷電，更誇張是還派人要來拆水塔，阿明不讓你拆要錄影，你們也可

以告強制罪?還叫警察強行把阿明拖出去!噴油漆、潑汽油、丟死貓死狗、叫吸毒

的屁孩每天去鬧這些爛事，你們有哪一件沒有做? 

隨扈：這些都不是我們做的，警察可以證明…。 

火叔：沒想到你洗白之後，變得這麼假，我們做過流氓的一輩子都是流氓人，在

怎麼洗也洗不乾淨啦!忠仔，我們現在已經是做老大的人了，做那種討債小弟幹

的小動作，會不會太幼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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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忠雄：事情都已經過去了，阿火，阿明現在也活得好好的啊…。 

    

((((火叔氣炸，作勢要過去揍陳忠雄，被明叔攔下) 

 

劉建業：不要這樣，我們今天真的是要解決我們的缺失，很有誠意…。 

火叔：你娘咧…我警告你，我年輕時候被你砍的這一刀，也不會因為你作過牢就

一筆勾銷，我現在跟你一樣也是生意人不是流氓，但是，如果你繼續用下流步弄

我們，我會重新做流氓給你看!! 

    

(明叔帶火叔離開) 

 

陳忠雄：我看你這讀書人不過如此，不用麻煩你了! 

    

(陳忠雄、隨扈與工地主任等人也跟著離開) 

(劉建築師跟起身離開的志賢邊走邊商情，燈光漸暗) 

 

劉建業：李老師，真的需要你幫幫忙勸勸他們了。 

志賢：我想，如果你真的是有誠意，我感覺你需要常來明叔的家，像作田野調查

一樣，深入了解為什麼一個放電影的老師傅，會這樣堅持。我能幫的，就是商情

明叔讓你來走走搏感情。    

 

(燈光漸亮，志賢帶劉建築師進入老屋景片，在舞台上仰頭四處觀望後，他們走

到觀眾席第一排，找了中間的位置坐下，放映機啟動的聲音響起，螢幕投影出

1927年德國默片《大都會》的片段拷貝，明叔進入舞台，與台下觀眾席的劉建築

師對話) 

 

劉建業：這是…大都會…。 

明叔：我以前有一個同梯的叫阿萬，他兒子小傑有才情，阿萬送他去德國留學念

建築，回到台灣當設計師也很有成就，可惜很年輕就罹癌過世，留下很多收藏，

阿萬說小傑生前交代，要把他在德國收藏的幾部膠捲影片送給我，你現在看的不

是 DVD喔。 

劉建業：這部片是我們學建築的一定要研究的電影…。 

明叔：對，小傑生前也曾經帶這電影到我工作的戲院，雖然這不是完整電影的拷

貝，只是其中一本，小傑說是在柏林跳蚤市場挖寶無意間看到的，他常要我播給

他看，這種默片我是看不懂，但每次整理這拷貝，都感覺有小傑的氣味…。    

    

(螢幕播送片中代表上層社會的法迪受到來自底層社會瑪麗亞的啟發，希望他扮

演貧富階級的協調者片段情節。電影跳接到片中描述喬裝工人階級的富二代法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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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工之後，跟疲累的工人們在墓地聽瑪麗亞說著巴別塔的故事。這段默片故事

中說明，巴別塔的設計者，剝削勞工當苦力協助完成他的夢想，但設計者的腦與

勞工的手無法協調，巴別塔最終只是一個廢墟，片中瑪麗亞說著，手與腦的協調

者就是心) 

 

明叔：我跟你講，我不是什麼固執的釘子戶，我沒有反對都更，我反對的是這些

都更禿鷹，這些沒有情義的黑社會惡行惡狀，很多住戶都是在惡勢力下低頭。 

 

(劉建築師離開觀眾席走上舞台) 

 

劉建業：我太晚認識你，也請江先生相信我，我不是建商派來喬事情的，我只是

一個對建築有想法的設計師，難得有一個案子可以讓我實踐，我真的很希望可以

完成…我有一個同學在文化部工作，你知不知道文化資產保護法鼓勵家宅報請政

府保存的方案，雖然你這不算是古蹟，我還是幫你問問看好嗎? 

明叔：文化資產保護?好啊，我是不懂，就死馬當活馬醫…在你們都更說明會我

看過你的設計，是很有趣，但沒有魂，我不知道怎麼說，就是沒有人的味道。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場場場場    

(志賢站在講台前，投影機光束投影出一張張甲骨文的照片，這是一堂「字法」

的設計課程，最後投影上停留在一張殷商甲骨文的「棄」字) 

 

志賢：各位同學你們猜猜看這是甚麼字?…猜不出來? 甲骨文看似好像是鬼畫符，

好像只是古代人在畫圖，但其實甲骨文已經是一個很有系統的文字發明。這個字

有一個感傷的故事…這個象形文字筆畫有點複雜，它是在描述一個被拋棄的嬰孩，

字的下方是兩隻手，捧著一個木條編織的畚箕，上面是一個嬰孩，才剛出生，就

要被父母用畚箕丟掉，所以，這個字就叫做「棄」，本意是「拋棄、丟掉」，引

申為廢棄違背的意思。在那個民不聊生的時代，對一般市井小民來說，活下去才

是第一目標，這個字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象，反映出當時普遍棄嬰的惡習，因為

家中人口過多，古代人又不知道如何節育，只好放棄無力撫養的嬰兒，所以甲骨

文不光只是一個有系統的文字，每一個字也透露出背後社會殘酷的現實…我們接

下來看這一段由歷史系的學生製作的懶人包影片，我知道你們需要有懶人包才學

得會，請仔細看，我們期末考不僅要交設計作業，也會考筆試喔，注意聽。 

    

(此時布幕下出現一位穿著正式的長者，站在比志賢更高的位置) 

 

校長：各位老師好，我想，身為校長，我很感謝在座各位老師對學校的付出，但

對於招生不佳的科系，我們勢必得提早因應，否則到時會對老師有更大的衝擊…

你們都知道，全國有超過 200 個設計相關科系，除了競爭激烈，設計科系一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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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隱憂，就是新一代考生都越來越相信，台灣的設計科系不僅念書很花錢，畢

業後低薪的職場現實，更在網路上廣為年輕人討論，也讓許多考生對設計科系怯

步，我們過去四年商設系與數媒系不僅沒有招滿，退學轉學率也是學校最高，我

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整頓系所，以減少明年少子化海嘯的壓力。學校已經報部說明

下學年商設系與數媒系先暫時停招一年，並且我們要先將你們兩個科系整併成一

個設計科系，接下來要麻煩各位老師配合，特別是專案教師…。另外，對於兩系

目前僅有的學生，請各位老師想辦法留住學生，能通融就通融，讓他們快樂學習，

能不當就不要當人，想辦法先降低休退學率…。 

    

(不等校長說完話，志賢已經收拾教科書與教具，離開舞台。燈漸暗，黑暗間聽

到志賢接聽系秘書電話的聲音) 

 

系秘：喂，是李老師嗎?不好意思，剛剛開會忘了跟你說，下個禮拜還有一場在

基隆的招生博覽會，主任還是要麻煩你去一趟喔。 

志賢：嗯…對不起，我媽媽…生病了，我沒有辦法去。 

    

(志賢撥出電話聲響，燈漸亮，志賢已經在右舞台) 

 

志賢：…請問，是療養院嗎?我是…一位江先生的朋友，他跟我說，潘華女士住

在你們療養院。 

護理師(OS)：您好，前天江先生是有發簡訊告訴我，您是潘女士的兒子是嗎? 

志賢：…嗯…是。 

護理師(OS)：現在潘女士有些情況，可能需要她的親友來幫忙，是有關繳費的事

情，電話講可能講不清楚，您何時有空? 

志賢：我…我已經在附近。 

護理師(OS)：太好了，我們等你…其實簡單的說，就是本來會定期幫忙繳費的一

位先生三個月前過世了，後來就一直欠款…。 

志賢：你放心，我會處理。 

    

(才掛掉電話往前走，屋內突然傳出激烈爭吵的聲音，有一名阿嬤衝出來，在後

面追打的人就是志賢的媽媽潘華。幾位護理師與服務人員趕緊過來勸架，志賢則

愣在一旁) 

 

阿嬤：救命啊!殺人啊!!有人要殺我!! 

潘華：我今天一定要撕爛妳的臭嘴!!一天到晚說我閒話!臭嘴婆!! 

阿嬤：妳說什麼?下賤的女人!可惡的小老婆!!搶別人老公的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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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掙脫護理師阻擋要衝過去打潘華，潘華則站在原地等著正衝過來的阿嬤，

隨即用力甩了阿嬤一巴掌，阿嬤驚嚇暈倒。幾位護理員趕緊將阿嬤帶離舞台，留

下潘華在舞台角落不停搖頭喃喃自語) 

 

負責人：真是謝謝你來救我們，這三個月真的是鬧得不可開交，為了表示我們的

誠意，潘女士放在院裡剩下的其他日常用品，您留下地址，我們會郵寄到府。 

志賢：很抱歉，三個月的欠款我會付清，要麻煩你通知那位先生的家屬，幫我感

謝他們過去照顧潘女士。 

負責人：再次感謝李先生，真的謝謝。 

 

(負責人與志賢相互敬禮作揖，在不遠處的潘華則不削地瞪著他們) 

(志賢提起一箱潘華的行李，緩緩走近她身邊。個子嬌小的潘華抬頭看著面無表

情的志賢，依舊臭臉) 

 

潘華：請問你是誰?你憑什麼要我離開這裡?! 

志賢：我是誰?我是一個從小就被你遺棄的人…想起來了嗎? 

潘華：神經病!你離我遠一點喔，警告你我煞氣很重喔! 

志賢：妳愛的那個人已經過世很久了，他老婆已經不願意再幫妳付錢了，清楚嗎? 

潘華：胡說!! 

志賢：走，我們回家吧。 

    

((((潘華還是一副不甘願的態度，任性地不想離開) 

 

志賢：如果妳不走，我真的會把你丟在這邊不管…讓妳感受遺棄我的滋味!聽到

沒有?…媽!! 

    

((((志賢用憤怒的語氣終於喊出一聲媽，潘華被驚動了，焦躁的表情頓時緩和下來，

他們走向舞台後方，在廢磚破瓦上蹲坐下來) 

(他們看到眼前有兩位酒醉的中年男子，摟著 30 多歲的潘華走出來，15 歲的阿

賢一手握著註冊通知單一手拿著麥當勞漢堡趨前) 

 

阿賢：媽，老師在催我註冊費，我上禮拜有跟妳講，現在可以給我嗎? 

中年男子 A：給我看看…2300元…小朋友，你媽媽不給你錢，我給你…。 

中年男子 B：小朋友，恭喜你喔，我們要幫你媽媽出唱片，你以後會有吃不完的

麥當勞喔。 

 

(阿賢緊緊握住手上的三千元紙鈔，忍住淚。年輕的明叔走進舞台與潘華她們三

人錯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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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叔：現在你是吃晚餐還是吃消夜?年輕人肚子容易餓喔?怎麼了…有甚麼委屈要

告訴明叔，我知道你媽媽整天瘋歌星夢，沒時間理你，不用擔心，需要什麼家長

簽名的，都可以找我啦。 

阿賢：明叔，我媽媽是一個不正經的女人，對不對?    

明叔：不是，你媽媽只是一個天真的女人，她也是可憐人，遇到一個生下你就失

蹤的男人，為了養活你，她也吃盡苦頭，你不要這樣講你媽媽。 

阿賢：我不想再跟她住一起…。 

明叔：我知道，我也有勸你媽，如果沒辦法照顧你，等你念高中，會想辦法安排

你去台北舅舅家，在忍耐一下。吃完早一點回家睡，別想太多，明天我們戲院輪

到可以放《駭客任務》喔，下課來找我看電影。    

    

(布幕上播送歌廳閃耀刺眼的霓虹，以及悲情的台語歌曲，現場驟暗並鴉雀無聲，

布幕上打出微弱的字幕：1999年 9月 21日凌晨 1點 47分，從 5 秒計時，當時

間到 15 秒，現場爆出轟隆聲、尖叫聲與建築物搖晃的巨響)    

(阿賢驚嚇的躲到飯桌下，客廳的書櫃瞬間向他的方向傾倒，在黑暗中聽到漏水

如雨下的聲音。外頭聽到汽車警鈴聲大作，沒想到另一波餘震更強，極度驚嚇的

他終於放聲大哭) 

 

明叔：阿賢!你在家裡嗎?!阿賢!怎麼門打不開!阿賢…!! 

阿賢：我在家!我在裡面!!我很害怕，快點幫我!!! 

明叔：不要怕，不要亂動，我想辦法找人把門弄開!!!!!    

 

(聽到整個黑暗的空間有水管漏水的聲音，阿賢從驚恐崩潰的情緒逐漸轉為憤怒。

他隨手拿起掉落底上的水果刀，在其中一隻桌腳上用力刻上「媽妳為什麼不去死」) 

 

阿賢：媽‥妳‥為‥什‥麼‥不‥去‥死‥。 

 

(用力過猛的他刻完最後一個字，不小心劃傷自己的手，阿賢在微光中發出慘叫

聲,奔離舞台) 

(燈從微光逐漸轉為明亮，音樂伴奏響起，坐在後舞台的潘華起身，唱起過去在

歌廳經常演唱的「夜茫茫」，找回年輕時站在聚光燈下搖曳生姿的風采) 

(觀眾席有兩位老先生也跟著唱和，其中一位已經喝醉的老先生甚至拿著酒瓶，

踉蹌走上舞台，擁著潘華跟著 K 歌，原本冷眼在一旁看著媽媽唱歌的志賢，趕緊

衝上前，把喝醉的老先生支開) 

(這動作引來老先生 A的不悅，竟然往志賢吐口水) 

(正值心情不佳的志賢被突然的羞辱怒火中燒，動手甩了老先生一巴掌) 

 



14 
 

志賢：她是我媽媽，你想幹嘛!! 

 

(另一位老先生 B也衝上舞台與志賢拉扯，混亂之際，老先生 A拿起酒瓶往志賢

甩去，志賢昏厥。服務生趕緊過來，背起志賢離開舞台，燈暗) 

 

潘華：(尖叫)不要!! 

 

((((志賢躺在病床上，潘華無神地在一旁呆坐著，明叔趕過來探望) 

 

明叔：阿華，還記得我是誰吧?! 

潘華：你是…阿明…阿明啊，阿賢會不會死，嗚…。 

明叔：頭上有繃帶看起來好像被打暈是嗎? 妳不用急，已經在醫院就讓醫生照顧，

有什麼狀況跟醫院櫃檯講。 

潘華：…就說要他離我遠一點，我命中有煞氣，我會帶賽…。 

明叔：妳又這樣，已經老了怎麼還是迷信，算命仙講的話妳可以信一輩子，妳現

在有比較好命嗎? 

潘華：…我屬老虎，我就是不能跟家人太親，他們會倒楣啊…。 

明叔：妳老公阿泰是做壞事跑路，跟妳帶賽有甚麼關係? 

潘華：我就是有!!如果我沒有故意不理他們，他們早就死了! 

明叔：在胡說什麼…所以妳以前真的是刻意不讓小賢跟妳太親近，把自己弄得很

忙?! 

 

(志賢媽不說話，像個小女孩持續委屈地哭著) 

 

明叔：妳連要塞錢給我幫忙照顧小賢，都不願意過個馬路到我宿舍當面把錢給我，

寧願用匯款的，這些都是因為你不想帶賽我?! 

潘華：對啦!!嗚…我活得好辛苦…。 

明叔：妳真的是…都老了，還繼續折磨自己!笨查某!! 

    

(潘華依舊無法止住眼淚，病床上卻傳出哽咽的聲音) 

(其實早就醒來的志賢，已經落下兩行淚，痛哭失聲。志賢緩緩起身，拾起地上

那支刻有詛咒的木塊，奮力將它拋向後舞台的殘瓦破磚)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場場場場    

(舞台逐漸疊加越來越響的鼓譟聲，布幕播送新聞都更議題，報導中明叔被描述

成是一個跟建商瞞天要價兩億的「貪婪釘子戶」) 

(一群同意都更的住戶從觀眾席爬上舞台，雞蛋如雨地往明叔家丟去，伴隨咒罵，

聯合起來找明叔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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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位身穿黑衣的年輕人把抗議布條綁在明叔家外) 

 

黑衣人 A：死要錢的釘子戶，害我們的新家一直蓋不成，不要臉!! 

黑衣人 B：獅子大開口要兩億的貪婪釘子戶!全民公敵!自私鄰居!! 

 

(所有人圍著明叔、志賢與潘華作勢霸凌，火叔與幾名小弟趕來把所有人架開) 

 

明叔：我要再三強調，我不是釘子戶，我是合法國民，我當放映師傅一輩子，省

吃儉用買到所有權狀，這是有合法繳稅的合法建物，政府有跟我徵收嗎?你們建

商有跟我買嗎?我要對抗的是過程中建商如何賤價逼迫我們賣家產，整個過程都

更處就是刻意放水開後門，放任建商假買賣，強徵老百姓的房產並過戶給親友，

製造所有權人均超過 90%同意的假象，要我就範…。 

陳伯：…我們同意戶已經忍無可忍了，這事情可以搞這麼久，還鬧到媒體上，各

位記者先生應該看得很清楚，江先生、建商、都更處跟我們被弄得頭破血流，誰

是禍首!? 

明叔：禍首就是你啊!懷疑嗎?!你真的很假，你就是煽動利誘讓建商可以賤價收購

的人，你就是黑道打手! 

陳伯：你說什麼!你沒有找黑道嗎?你敢說你沒有!? 

    

(兩方起身爆發口角衝突，紛紛被制止) 

 

明叔：我已經快 70 歲了，這幾年我一直活在恐懼中，各位記者們看到這間小戲

院是我的夢想，我不是什麼電影人，但放電影的工作養我一輩子，我只是想留下

愛電影的工作，當初都更協調會，我也提過一些讓電影成為這社區的特色，我一

開始也沒有反對…但，你們現在竟然跟著建商放假消息公審我，這有天理嗎!! 

建商代表：過程中我們一直很有誠意跟江先生你談合建，並沒有什麼施壓喔。 

陳伯：對啊，建商哪有虧待，我們都談到不錯的條件，誰不想住漂亮的房子，就

算一坪換一坪之後還要多墊一點，新房也比較有價值啊，對不對大家?是阿明你

自己貪!到底誰很假!! 

明叔：放屁!我有阻止你們都更嗎?你們不是已經在蓋了嗎?現在為什麼會停工?這

是我造成的嗎?我的房子被惡意製造工地意外弄了一個大洞，這也是我自己搞的

嗎?你們自己白痴輕易賤賣自己的家，現在工地停工回不了家，就隨便找我出氣，

你們有沒有搞清楚建商在搞什麼啊?!你們到底要無腦到什麼時候!?    

 

(在場一位同意戶林太太突然悲從中來啜泣著，攝影記者迎上前去) 

 

林太太：…大家以前都是好鄰居，我已經不想講什麼，我只想趕快可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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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同意戶開始鼓譟跟著起鬨大喊：我要回家!!過程演變激烈拉扯，火叔要志

賢拿出手機全程錄影) 

(混亂之間，黑衣人 B 竟丟出汽油彈，原本想丟向明叔家，沒想到投偏了，在隔

壁停工中的建物引起火光，並波及明叔家) 

(所有人都愣住了，明叔趕緊衝進屋內，爬上老屋景片最高處，脫去全身衣服，

高聲吶喊) 

 

明叔：這是我家!這是我的家!! 

 

(明叔在混亂中昏厥，也爬上高處的志賢背起明叔，用盡最大的力氣高聲狂吼，

燈暗) 

(黑暗中刺耳的拆除巨響四起，高頻噪音間夾雜警察斥聲：我們今天依法行使公

權力，請不要妨礙公務) 

(燈漸亮，舞台上老屋景片已經拆除，地上多了更多殘塊，包括損壞的戲院座椅、

放映機器、電影膠片與破損的海報) 

(明叔坐在輪椅上，志賢推著輪椅進場) 

 

志賢：昨晚有睡飽吧? 

明叔：睡睡醒醒，一直在作夢…。我剛剛還夢到我已經死了，靈魂在飄來飄去…

你有菸嗎?我知道你有抽菸，給我一根。 

 

(明叔環顧廢墟一遍，神情卻沒有預期的悲傷，只有輕嘆口氣。點上菸，他奮力

站起身，撿起電影膠片盒) 

    

明叔：志賢，想不想看電影，幫我一個忙，把放映機架起來，我教你做。 

    

(明叔啟動發電機，將電影膠片帶上放映機，成功投影出電影「魯冰花」) 

(志賢拖了一把雖殘破但堪用的戲院座椅坐下，與坐在輪椅上的明叔並肩) 

(電影「魯冰花」持續放映著，當播送到片中古阿明的畫沒有被選上參加比賽，

感嘆有錢人家什麼都比較好的片段，志賢眼框盈著淚) 

    

明叔：我記得那時候這部片場場爆滿，而且還幾乎全場人哭成一團，記得有一個

小學老師鍾老師來看過好幾遍，老闆知道了，就跟鍾老師商量，可以讓鍾老師想

看幾次就免費來看，但麻煩幫忙在學校宣傳一下，讓票房衝一波。 

志賢：嗯，我記得，那時鍾老師在美勞課時，含著淚推薦我們一定要看魯冰花。 

明叔：有一次鍾老師還到我放映室，他喝了一點酒，心情好像不太好，一個讀書

人跟我講了很多我聽不太懂的事情，他說，為什麼魯冰花會感動這麼多人，因為

電影裡偷偷談到很多戒嚴時代艱苦人的處境，包括鄉長選舉賄選問題、佃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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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差距，還有教育上不讓學生自由發揮才華的問題，好國民要聽話不要表達太

多意見的問題…這些我以前聽不懂的話，我後來都慢慢理解…。 

    

(片中古阿明向遠去的老師狂喊，志賢眼眶的淚水已緩緩落下) 

    

明叔：鍾老師後來莫名其妙在歌廳外被幾個混混刺傷，雖然人沒事，但卻被檢舉

出入不良場所，被學校解聘，那時阿火有在現場，曾幫忙跟學校解釋，但因為流

氓底身分，越描越黑…所以說，不管有沒有戒嚴，我們這些意見多的人永遠沒有

好下場…。 

志賢：我要中年失業了，學校把我們當免洗筷用完即丟…我一直是一個配合度高

的人，因為我知道，我無依無靠，沒有支持我的家人，連知心朋友都很少，我只

能靠自己，所以，我只好為了生存委曲求全，不敢挑戰威權，只能鄉愿，在不舒

服的舒適圈硬撐…但我的人生，好像一切委屈，都在白忙一場…我感覺好累。 

    

(志賢把這一陣子的委屈，透過眼淚宣洩出來) 

    

明叔：你從小就很認真，知道自己條件不好，總會加倍努力念書。跟我一樣，我

也有一個不太理我的阿母，我這個從小掰腳，媽媽又是菜店查某，我注定孤單一

輩子。你已經很有出息了，雖然我好像也沒什麼資格給你什麼安慰，但我後來越

來越相信，每一個人的劇本早就寫好了，這個工作不需要你，其實表示，你將有

更好的機會在等你，過去跟你不配的人，不適合你做的事，已經不值得你放在心

上，就像電影裡來來去去的列車，時間到了，該走的就送他們走，我們不必在跟

著他們上車，因為我們還有更重要的車要搭呀…。  

志賢：嗯…我知道…明叔…我累了，我帶你去飯店休息吧。 

明叔：不用，那個廢棄工寮可以睡，這些機器也不能丟著不管。 

志賢：好，那我陪你，我先去工寮躺一下，你等我醒來一起收機器，別累倒。 

明叔：我沒事，別擔心，快去睡。 

    

(志賢邊走邊擦去臉上淚跡，在進入工寮門前，他回頭撐起微笑望向明叔。明叔

也報以微笑，向志賢揮手示意晚安) 

(電影播完，Roll Card演職表上拉，明叔走到放映機後堅持看到最後)    

(關掉放映機與發電機，他將電影膠片小心翼翼放進盒裝。一直叼在嘴邊的菸讓

明叔突然嗆咳，一陣暈眩，踉蹌跌跤) 

(他緩緩爬行，往工寮方向，但力氣已盡，他奮力翻身，躺在地上) 

(布幕有一整片逐漸發亮的星空，有流星劃過天際，明叔看到夜空有媽媽的身影) 

    

明叔：…阿母…我也累了，來接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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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暗，有小朋友嬉戲的聲音) 

    

小朋友 A：你在地上畫什麼啊? 

小朋友 B：我在畫房子啊，來，我教你玩跳房子。    

    

(燈漸微亮，兩個小朋友玩跳房子不亦樂乎。接著志賢、火哥、潘華、劉建築師、

陳忠雄等等劇中所有角色一一出場，排隊在小朋友後面，也跟著玩起跳房子) 

(布幕同步放映一部影片，內容描述在已經看不到殘磚破瓦的都更工地，有一棟

小戲院的景片矗立，外頭招牌寫上《釘子戶戲院》，融入都更後的社區建築) 

(志賢從戲院搬出開幕花圈，劉建築師與火哥也過來幫忙布置) 

(戲院外有許多學生觀眾來排隊索票，有幾位騎單車的學生慕名而來) 

 

學生：請問，這裡真的憑學生證免費看電影嗎? 

志賢：沒錯喔，同學，我們除了播院線電影、藝術電影之外，每個禮拜也都會演

一場國家電影中心提供的 35 釐米電影喔，有很多是以前屋主明叔的收藏，歡迎

同學多幫我們宣傳。 

    

(燈漸暗) 

(劇終) 


